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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西方”的使者：
洪天賜教授漢學研究述論

陳慧萍

論 文 摘 要

 漢學人物的個案研究或學案研究，是馬來西亞漢學研究領域的重
要課題。本文選以具有承上啟下與中流砥柱作用的洪天賜教授——馬
來西亞漢學研究第二代傳人，作為聚焦述論的對象，剖析洪氏長期所
處的馬大中文系及其漢學研究淵源，學術師承與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契
機，堅持“面向西方”的學術使命、研究成果與治學特色。本文讚揚
洪氏的師者品德與人文涵養，厚德載道，為後人提供一個可資借鑒、
學習的學人典範；同時，本文也從洪氏在學術上的獨特卓立與孤軍奮
戰，折射出馬來西亞漢學研究的困境與挑戰，感嘆洪氏學術止乎其
身，後繼無人，藉以喚起有識之士予以應有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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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漢學人物研究乃馬來西亞漢學研究課題中的重要一環。就其世代而言，早年

曾於馬來亞大學中文系執教的學人，如鄭德坤、錢穆、陳鐵凡、王叔岷、何丙郁

等，可為漢學開山第一代；第二代傳人有洪天賜、鄭良樹、鄭成海、林水檺、余

宗發、賴瑞和等，至今六七字輩（一九六十、七十年代出生）的研究者，則可算

作第三代傳人。就其人物而言，第二代傳人皆為“馬來西亞籍”學者，本土新

花，乃目前馬來西亞漢學界的中流砥柱，著作成果豐碩，更因馬大中文系乃建國

以來首四十年中的唯一最高中文研究單位，故其師者角色與學術地位皆具有測溫

與指南之作用，其中年輩最高、德望最顯、著作較豐者，當數洪天賜教授為第一

人。是此，本文嘗試從學人事蹟與師承淵源為切入點，探討洪教授的學術歷程、

治學特色與研究成果，及其於相關領域中所取得的新見創獲與開拓的學術空間，

君子謙謙，厚德載道，亦為馬來西亞漢學界的新世代研究者提供一個可資借鑒、

學習的學人典範。

一、馬來亞大學與漢學研究的淵源

 馬來亞大學（以下簡稱馬大）中文系正式創立於 1963 年，是本國歷史最悠

久也是國內唯一的國立大學中文系。1 馬大中文系的創設宗旨清楚申明，大學當局

乃是衡量了當時馬來亞的社會需求與漢學（Sinology）發展的重要性，認為中文

系的課程設置必須兼顧東南亞動態與漢學研究，期以“保存、傳授和發揚中國語

言、文字和文化”，致力塑造“一個馬來亞”的目標，具體展現其對東南亞乃至

世界文化的貢獻。2 此外，大學當局聘請協助創設馬大中文系的學者，例如來自英

國劍橋大學的中國考古學專家鄭德坤、德國漢堡大學的明史專家傅吾康、新加坡

大學的中國科技史專家何丙郁，他們皆為享譽國際學界的漢學專家。由此確見，

中文系的創立與本國漢學研究有著密切的關聯。

 據首任系主任何丙郁教授稱，馬大中文系處身於英國式的大學環境之中，有

1 繼此之後，國內高等院校先後創設的中文系 / 組，包括博特拉大學外文系中文組（1995）、南方學院
中文系（1997）、新紀元學院中文系（1997）、韓江學院中文系（1999）、拉曼大學中文系（2002），以
及廈門大學馬來西亞分校中文系（2016）。

2 鍾玉蓮：《馬大中文系三十年來的回顧與前瞻》，《國際漢學研討會論文集》，吉隆坡：馬來亞大學中文
系、馬大中文系畢業生協會，1993，頁 37-49；杨清龍主編：《馬來亞大學中文系五十週年紀念特刊：圖
史資料彙編》，吉隆坡：馬大中文系畢業生協會，2013，頁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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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於中國或台灣傳統的中文系，原本的創系名稱應當是“漢學系”或“中國學

系”，初期聘請的學術人員（如鄭德坤、傅吾康，以及來自倫敦大學的陳曦、哈

佛大學的陳啟雲）、行政安排或辦學方針的決策考量，皆以西方漢學視角為主要

依據。3 自何丙郁教授上任後，基於兼顧中西學術的平衡發展，相繼聘用多位東方

漢學界的著名學者加盟馬大中文系，如文字學專家陳鐵凡、敦煌學專家蘇瑩輝、

國學專家王叔岷和錢穆，作為接續傳統中文系的學術專業，應對區域發展的時代

要求。4

 馬大中文系創系初期即有如此鼎盛的師資陣容，學有專長，術有專精，為中

文系的發展鋪設堅實的基礎，漸次形成漢學開山的第一代學人，誠屬本國漢學研

究與發展之萬幸。5 同時，這也是本國漢學界第二代傳人——洪天賜的天幸。洪

氏入學之初，即受惠於諸位國際漢學專家的指導與教誨，先後考獲馬大中文系學

士、碩士與博士學位，是一位實實在在“本土開花”的漢學傳人。自 1970 年代

末，第一代學人相繼離開馬大中文系後，洪氏順理成章繼承衣缽，接替領航棒

子，也是第一位獲得擢升教授的中文系教師。6 洪氏的學術成果豐碩，乃馬來西亞

漢學界的中流砥柱。7

二、洪天賜的師承與學術歷程

 洪天賜教授，原名著宇 8，1936 年生，幼年時居住在雪蘭莪州瓜拉雪蘭莪

3 何丙郁：《學思歷程的回憶：科學、人文、李約瑟》，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頁 58-60。
4 何丙郁：《回首當年：馬大中文系初期》，《洪天賜教授七秩華誕紀念論文集》，吉隆坡：馬大中文系畢業
生協會，2006，頁 20。

5 陳啟雲《早期馬大中文系的回憶》指出，當時馬大中文系師資陣容之強盛，足以媲美海內外一流大學
的中文系。原載《傅吾康教授伉儷七十雙慶祝賀冊》，收錄《馬來亞大學中文系五十週年紀念特刊：
圖史資料彙編》，頁 191-192。

6 據馬大中文系史事紀要，創系至今僅有三位教師獲得擢升教授，即洪天賜（1980 年 8 月）、鍾玉蓮
（1995 年 3 月）、陳徽治（2003 年 2 月）。詳見《馬來亞大學中文系五十週年紀念特刊：圖史資料彙
編》，頁 277-305。

7 馬來西亞漢學界第二代傳人，除了本文所述的洪天賜，同輩者尚有鄭成海（1939- ）、鄭良樹（1940-
2016）、林水檺（1942- ）、余宗發（1943- ）等則是在國外深造，學成後或執教香港、台灣，或歸來教
育英才。鄭成海為老子學說專家，鄭良樹為漢學與本土研究專家，林水檺為古代文學研究專家，余宗
發為先秦諸子學說專家，皆為本國漢學發展貢獻力量，綻放光彩。

8 “洪著宇”是洪天賜九歲時母親為他改名之前的名字。是年，洪天賜經歷了一場關乎生死的險難遭遇，
當時他正與同伴嬉戲玩樂，未料失足掉進一口水井，所幸吉人天相，終從井裏撈救上來。洪天賜是洪
家九個小孩中的唯一男孩，兒子的第二個生命乃主的恩賜，母親故為之改名“天賜”。張依蘋：《從水
上來的人——洪天賜教授》，原載《星洲日報 • 星洲廣場》2006 年 12 月 10 日版，收錄《第三屆（馬
來西亞）漢學研討會暨慶祝洪天賜教授七秩華誕論文集》，吉隆坡：馬大中文系畢業生協會，2009，
頁 283-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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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ala Selangor）的一個偏遠小村莊。洪氏早年就讀於村莊裏的民智華文小學，

以及雪蘭莪巴生華僑中學（今濱華中學），後於 1957、1958 年考獲英語媒介的劍

橋文憑（Senior Cambridge Examination）和高中文憑（Higher School Certificate）。

高中畢業後，洪氏獲得馬來亞聯邦政府的英文師訓獎學金，前往設於英國的師範

學院接受兩年教師培訓。此次赴英之旅，使其增廣見聞，拓展視野，提升思維，

又能藉此鋪墊堅穩的英文能力與文化基礎，為其未來的學術征途配備必要的專業

條件。

 洪氏考獲英文師訓文憑後，執教三年，於廿八歲之齡考入馬大文學院，主

修中文專業，開啟了其與馬大中文系的不解之緣，也為其精彩的學術人生掀開序

幕。前述六十年代的馬大中文系，雲集各個專業領域的著名學者，具備良好的天

時、地利、人和的學習環境，洪氏初入學術門檻，如魚得水，悠遊其間。洪氏於

1967 年以特優成績畢業，獲頒甲等榮譽學士學位。洪氏在大學時期的卓越表現與

學術能力，出類拔萃，贏得文學院師長們的讚賞青睞，中文系主任何丙郁教授乃

向洪氏引介中國科技史的專門知識，鼓勵洪氏回到馬大研究所，繼續探索博大精

深的中華學術。

 基於洪氏能夠掌握較專業的中英文理解與書寫能力，且對數理科學課題產生

濃厚的興趣，凡此正是從事中國科技史研究的重要條件，此於當時馬大文學院的

莘莘學子之中，可謂極其難能可貴。何丙郁教授以“師者伯樂”的慧眼，為具有

“千里馬”潛質的洪氏指引門徑，親為導師，讓洪氏順利啟動漢學研究計劃，改

變人生方向。在師生相得的學習環境中，洪氏治學嚴謹，刻苦專研，9 遂於 1969 年

撰成碩士學位論文 A Study of Mathematical Manual of Chang Ch’ui-Chien（《張邱

建算經之研究》），又於 1980 年撰成博士學位論文 I-Hsing (683-727 A.D.): His Life 
and Scientific Work（《一行（公元 683-727）的生平及科學工作》），資料翔實，論

證有據，擲地有聲，得到國內與國際學界的高度評價。10

 所謂“師傅引進門，修行在個人”。早在確認博士論文選題與開題報告時，

洪氏便已通過何丙郁的授業恩師奧本涵（Alexander Oppenheim）的引介，有幸認

識中國科學史研究的開山泰斗李約瑟（Joseph Needham）。正當何丙郁協助李約瑟

9 據洪氏透露，他撰寫博士論文的過程十分艱苦，除了論文，還須兼顧教學和系主任的行政工作，前後
耗費十年光景。當時仍未通行電腦，何丙郁導師又已離職，遠赴澳洲，他是以打字機逐個打字，然後
寄往澳洲給導師評閱，導師若有意見，則再寄回修改。如此往來不計其數，這已不僅僅是對追求學術
知識的考驗，還包括個人耐心和毅力的磨練。張依蘋：《從水上來的人——洪天賜教授》，《第三屆（馬
來西亞）漢學研討會暨慶祝洪天賜教授七秩華誕論文集》，頁 283-291。

10 據洪天賜博士論文校外考試委員李約瑟的評價，高度讚賞洪氏論文，認為普遍比起劍橋大學的博士
論文水平還要高。何丙郁：《回首當年：馬大中文系初期》，《洪天賜教授七秩華誕紀念論文集》，頁 13-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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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撰《中國科學技術史》時，洪氏遂成為李約瑟早期的合作者。11 洪氏後來得到

李約瑟的賞識，受邀前往劍橋大學共同進行研究計劃，如此緣份，實屬難得，這

不僅有助於提高洪氏的學術地位，也為他開闢一條“面向西方” 12 的學術道路，帶

來恰如其分的時代契機。洪氏憑著個人的積極努力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讓西方學

界與讀者群能夠真正認識以中國科技文明為主軸的東方文化，實際上也提升了馬

大與中文系在國際學界中的聲望與榮譽。

三、治學特色與研究成果

 無論是在東方或西方學界，中國科技史研究向來都是屬於獨特而冷門的領

域。研究者必須具備文科與理科相結合的專業知識，凡此具有相當的學術高度

與難度，很不容易掌握，直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真正能夠跨越文理學科鴻溝

的研究者仍是寥寥無幾。13 中國學界中的中國科技史研究，在學者們的研究動

機裏，往往附帶著極其重要的歷史重擔與民族使命，即對當時的歐洲中心主義

（Eurocentrism）作出回應，繼而為中國文明進行辯護；其主因在於十六世紀歐洲

興起的近代科學，經過數百年的迅速發展，逐漸形成其於當代政治、經濟、軍

事、文化領域的霸權格局，在一定程度上衍生歐洲人強烈的自我優越感，以及對

異邦文明的傲慢與偏見。14 西方人普遍認為，近代科學的發展都應該歸功於古希

臘文明，中國、印度等其他文明充其量只是一種技術而稱不上科學，況且，歐洲

的近代科學從未曾受過中國文明的影響。15

 雖然早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日本和歐美國家，已經出現數位中

國科技史研究的著名學者，例如錢寶琮、李儼、吳魯強、三上義夫，以及戴維斯

（Tenney Davies）、約翰生（Obed Johnson）、史密斯（D. J. Smith）等，但是他們

的研究成果始終未能喚起國際學界對中國科技史的關注。直至李約瑟於 1954 年

以來陸續出版多卷本的《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之

後，“中國科技”這一研究領域才真正得到國際學界的矚目，尤其是英國的科學

11 何丙郁：《學思歷程的回憶：科學、人文、李約瑟》，頁 34。
12 本文所謂的“面向西方”之意，乃指以英文為撰寫媒介的論述方式，以歐美國家為主的西方學界與讀
者群為傳播對象，特選西方文明所著重的科學、數學、科技領域的相關專題，從深入與普及兩個不同
的層面，對中國科技文化進行專門的解說與評介，期以建設東西文明對話與交流的平台。

13 何丙郁：《吉隆坡的馬來亞大學》，《學思歷程的回憶：科學、人文、李約瑟》，頁 57-82。
14 張柏春：《對中國學者研究科技史的初步思考》，《自然辯證法通訊》2001 年第 3 期，頁 88-94。
15 劉遠明：《李約瑟難題對中國科技史的影響》，《貴州社會科學》2004 年第 2 期，頁 4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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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與漢學界。16 其實，正是“科技史”的主要誘因，才使得何丙郁同意擔任馬大

中文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之職務，他看到了一個可以讓自己成為當時世界上“唯

一一位”以科技史專業而擔任中文系講座教授的人的寶貴機會，所以才樂意將自

己的“科學家”身份轉換成“人類科學家”。17 由此可見，在全球學術的視野中，

身為一位“科技史專業”的學者身份，是何其珍貴難得。

 洪天賜是當時馬大“唯一一位”具備條件和毅力跟隨何丙郁學術步伐的

學生，其後又因導師引薦而與李約瑟結緣，其專業身份也因獨特的研究領域與

優秀的導師們而在本國學界中自成一格，至今仍是馬來西亞學術史上專研中國

科技史的第一學人。洪氏秉持著導師的學術理念和使命，其研究論著主要專注

於“面向西方”的中國科技史範疇，針對西方學界的科技史觀與“李約瑟難題”

（Needham’s Grand Question）提出自己的商榷意見，期以建設東西文明的對話與

交流之平台。

 我們尚可從以下三個方面加以論證上述觀點，即：一、洪氏論著所使用的書

寫語文；二、洪氏論著的研究動機與目的；三、洪氏參加的學術研討會，前往研

修的院校，以及所榮獲的研究項目。以下“表一”為洪氏的學術論著覽表，其

三十餘年的學術生涯約可分作三個階段，即：馬大攻博時期（1969-1979）、馬大

執教時期（1980-1991）、柯溫大學時期（1992-1997）。洪氏精通中、英、巫、日

四種語文，然其大部份論著都以英文書寫，即總數五十二篇中的三十六篇，近百

分之七十，而其中三十一篇皆屬中國科技史研究成果。至於十一篇中文論著，其

中七篇則屬中國科技史研究成果，主要收錄於本國華社團體出版的學術刊物，以

及 1990 年代前往中國參加中國科技研討會的論文。綜合觀之，洪氏中國科技史

論著四十一篇，佔其論著總數約百分之八十，英文書寫近百分之七十，確為具體

展現“面向西方”的重要里程碑。

16 何丙郁：《如何正視李約瑟博士的中國科技史研究》，《西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96 年第 2 期，
93-98。

17 何丙郁：《吉隆坡的馬來亞大學》，《學思歷程的回憶：科學、人文、李約瑟》，頁 57-82。Bray, F. 
(2007). Ho Peng Yoke: An Autobiography. [Review of the book Reminiscence of a Roving Scholar: Science, 
Humaities and Joseph Needham  by Ho, P. Y.]. Minerva,45: 337-340. doi:10.1007/s11024-007-9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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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洪天賜教授學術論著覽表 18

階段 語文 科學 數學 文學 文化 總數

1969-1979
馬大攻博時期

英文 2 5 3 - 10
12巫文 - - 1 - 1

日文 1 - - - 1

1980-1991
馬大執教時期

中文 4 2 2 8
25英文 8 6 - - 14

巫文 2 - 1 - 3

1992-1997
柯温大學時期

中文 - 3 - - 3
15英文  4 *   6 * - 2 12

巫文 - - - - -

總數 21 20 7 4 52

（ * 其中三篇科學論著、五篇數學論著乃收錄於“百科全書”的文章。）

洪氏的學術論著主要旨於為西方讀者翻譯、解說、評介和論證中國科技的文明

價值，且較西方科技擁有更為悠久的發展歷史，以及中國科技對其他古老文

明的實際影響與貢獻。例如，洪氏與藍麗蓉合著 Fleeting Footsteps: Tracing the 
Conception of Arithmetic and Algebra in Ancient China19 一書的要旨有三，即：一、

追溯中國算數和代數的初始階段與發展；二、對《孫子算經》進行詳細的論證與

剖析；三、結合上述二項要旨的聚焦點。著名數學家 Phill Schultz 對此書予以高

度評價，其書評指出，翻譯和評介此書的兩位作者應該獲得國際數學界的致謝，

他們讓西方讀者有機會接觸與了解中國數學的經典文獻。20 洪氏 Chinese Interest 
in Right-angled Triangles（《中國數學中之直角三角形》）一文則是追溯古希臘“畢

達哥拉氏”定理（Pythagoras Theorem）的發現及其來源，並引證其更早的實據，

即：巴比倫時期的楔形文字（約公元前十九至公元前十六世紀）、古印度的《蘇

巴經》（約公元前八至公元前五世紀）、中國的《周髀算經》（公元前五至公元前

三世紀），同時證實唯有《周髀算經》對此定理有較清楚完整的載述。21 此外，

A Chinese Mathematical Classic of the Third Century: The Sea Island Mathematical 

18 本表資料主要引據《洪天賜教授七秩華誕紀念論文集》，頁 390-397。
19 Lam, L.Y. & Ang, T.S. (2004). Fleeting Footsteps: Tracing the Conception of Arithmetic and Algebra in 

Ancient China (revised edition).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此書於 1992 年初版，2004 年修訂版。
20 Schultz, P. (1993). Review of Fleeting Footsteps, by Lam, L.Y. and Ang, T.S., Gazette of the Australian 

Mathematical Society, 20, 5, pp. 167-170.
21 Ang, T.S. (1978). Chinese Interest in Right-angled Triangles. Historica Mathematica (5), pp. 253-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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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al of Liu Hui（《劉徽的海島算經》）一文則是將《海島算經》的“九問”譯

成英文，驗證“九問”的解析法，以及此書中的文化涵義。22  
 在“馬大執教時期”（1980-1991）的十二年間是洪氏的學術豐收期，包括多

次榮獲各項學術研究計劃的經費贊助，其中多是來自西方國家的獎助金，例如英

聯邦利默欣獎助金（Leverhulme Fellowship）、納菲獎助金（Nuffield Fellowship）
等，作為早年獲選哈佛大學燕京社访問學人、參加劍橋大學李約瑟中國科技史研

究計劃的延續工作。在此期間，洪氏主要是積極參加各項中國科技史研討會，會

議地點包括香港大學、劍橋大學、悉尼大學、漢堡大學、聖地亞哥大學等，並在

會上宣讀以英文撰寫的數學史、科學史和醫學史等專題論文。洪氏連續四屆受邀

參加中國科技史會議，明確彰顯其“面向西方”的相關論著，已經得到西方學界

與大會主辦單位的認可與肯定，同時也反映出洪氏對自身專業的重視與熱誠。

表二：洪天賜教授學術事例紀要 23

年份 學術事例

1971 年 3 月 獲得李氏基金贊助，赴日本、臺灣收集博士論文資料，為期两个月。

1973 年 8 月 獲選哈佛大學燕京社访問學人，進行學術研究，為期九个月。

1982 年 3 月 獲得英聯邦利默欣獎助金，前往香港大學中文系講學，為期三个月。

1982 年 9 月
獲得英聯邦納菲獎助金，赴英國劍橋大學進行假期研究，為期九
个月。

1984 年 應邀前往英國劍橋大學，參加李約瑟的中國科技史研究工作。

1984 年 5 月
參加香港大學第三屆國際中國科技史會議，宣讀論文《一行大衍
曆法》。

1986 年 5 月
參加悉尼大學第四屆國際中國科技史會議，宣讀論文《劉禹錫的
科學觀》。

1986 年 8 月
參加漢堡大學第三十二屆國際亞洲和非亞洲研究會議，宣讀論文
《唐代對天觀念的爭議》。

1987 年 11 月 參加國際淡米爾文研究會議，宣讀論文《中國與印度数學的聯繫》。

1988 年 8 月
參加聖地亞哥大學第五屆中國科技史會議，宣讀兩篇論文《唐朝
開元時的天文儀器》和《中國針灸學子午流注系統》。

1988 年 11 月 進行假期研究，為期九个月。

1990 年 8 月
參加劍橋大學第六屆國際中國科技史會議，宣讀論文《一行曆法
中之形而上學因素》。

 

22 Ang, T.S. & Swetz, F.J. (1986). A Chinese Mathematical Classic of the Third Century: The Sea Island 
Mathematical Manual of Liu Hui, Historica Mathematica (13), pp. 99-117.

23 資料主要引據《馬來亞大學中文系五十週年紀念特刊：圖史資料彙編》，頁 277-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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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洪氏也獲得西方學界盛情邀請參與撰寫一系列的中國科技史文章，收錄

於 Encyclopaedia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Technology and Medicine in Non-Western 
Culture（《非西方文化中的科學、技術和醫藥百科全書》），他們是以最實際的行

動肯定和讚揚洪氏的專業研究成果。24 此書是由美國漢普郡学院科學圖書館研究

員 Helaine Selin 主編，其出版宗旨有四，即：一、匯集眾多不同領域的專門知識

於一書；二、糾正過度重視西方科學研究的現象與平衡相關領域的參考文獻數量；

三、鼓勵讀者對多元文化的認知；四、承認本土知識產權及其真實價值。25 此書於

1997 年初版時，共收錄一百六十三位學者所撰的五百六十二篇文章條目，以“非

西方文化”中的科學、技術與醫學知識為主軸，向“西方文化”的學界與讀者群

概述這些領域中的著名人物、科技與發明，評介相關知識的理論原則、演繹說明

與實例舉證。其中收錄洪氏八篇文章條目，26 相較於此書的作者文章條目平均數

（562 篇÷163 ≈ 3.45 篇）而言，洪氏八篇的數量則遠超一倍以上，充分顯示其於

西方學界與讀者群的學術份量。此書的出版固為洪氏的中國科技史研究奠定了標

誌性的國際地位，同時也讓“中國科技史研究者的歷史任務與民族使命”與“西

方學界的多元文明認知”之間，取得了數百年間難得一見的溝通橋樑，洪氏身處

其間可謂生逢其時，既完善了自我的學術成就，也完善了“天賜”的時代任務。

四、學術上的獨特與孤獨

 馬大中文系畢業生協會於 2006 年為洪天賜老師慶祝七秩華誕之際，陳廣才

與王介英在一項訪談中指出，“洪老師與馬大中文系的淵源非常深遠”，“其實洪

老師在國際方面的名聲很響”，“洪老師在學術研究方面也很出色，他發表了很多

有關於中國科技的文章，可惜洪老師在這方面的成就，我國華社卻鮮少知道”。27

確實如此，洪氏自 1967 年學士畢業後加入馬大中文系，漸次擢升為副教授、教

授，在馬大任教的廿五年間，前後擔任系主任、代主任十六年，是至今任期最久

24 Selin, H. (Ed.). (1997). Encyclopaedia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in Non-Western 
Cultures. Amnerst, MA: Springer. 此書於 2008 年增訂再版，增加文章作者兩百餘位，收錄文章條目近
千篇。此書又於 2016 年修訂三版。

25 Selin, H. (Ed.). (1997). Encyclopaedia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in Non-Western 
Cultures, pp. xv-xix.

26 洪天賜所撰的八篇條目，分別是《針灸》（Acupunture)、《五行》（Five Phases)、《賈憲》（Jia Xian)、
《孫子》(Sun Zi)、《王孝通》（Wang Xiaotong)、《夏侯陽》（Xiahou Yang)、《徐岳》（Xu Yue)、《祖沖之》
（Zu Chongzhi)，頁 12-13、332-333、473-474、919-920、1002-1003、1041-1042、1060-1061。

27 詳見《拿督斯里陳廣才與王介英老師對談錄》，《洪天賜教授七秩華誕紀念論文集》，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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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主任，以及 2002 年受邀協助創辦拉曼大學中文系，並擔任創系主任，故其

較廣為人知的是教學與行政方面的貢獻。詳見以下表三。從上述陳、王二人的訪

談中，言語之間透露了一位早期學生與一位後期同事對洪氏的學術成就沒有得到

國人與華社應有的重視而深表惋惜。環顧國人與華社處境，其中大抵有二難處，

即：一、中國科技史知識的高度與難度；二、馬來西亞漢學研究的困境與挑戰。

表三：洪天賜教授行政事例紀要 28

年份 行政事例

1972 年 6 至 8 月 暫代馬大中文系主任（原任何丙郁教授請假）

1973 年 5 至 7 月 擔任馬大中文系主任（接替何丙郁教授辭職）

1975 年 6 月至
1977 年 2 月

暫代馬大中文系主任

1980 年 6 月至
1984 年 4 月

擔任馬大文學院副院長

1984 年 4 月至
1987 年 5 月

擔任馬大中文系主任

1987 年 6 月 辭卸馬大中文系主任职（抗議大學當局對中文系的限制）

1988 年 5 月至
1988 年 10 月

重新擔任馬大中文系主任

1991 年 11 月 自馬大教席退休

1992 年至 1998 年
擔任柏斯柯温大學（Edith Cowan University）文學院中文
部主任

1999 年至 2001 年 擔任柏斯天鹅學院（Swan College）院長

2002 年至 2005 年 擔任拉曼大學中文系主任

2005 年 6 月 自拉曼大學退休

 前文述及，中國科技史研究者必須兼備人文與科學的跨學科知識，既獨特又

冷門，而中文與英文雙修更是難以掌握。因此，洪氏擔任系主任期間，嘗試通過

調整部份課程，開設“中國科技史”與“中國科學文選”科目，將科技史的知識

融入中文系的教學之中，藉以開拓學生的學術視野。29 雖然如此，洪氏這一番苦

28 本表資料主要引據《馬來亞大學中文系五十週年紀念特刊：圖史資料彙編》，頁 277-305。
29 詳見《大專中文系的開拓者和領軍人物——洪天賜教授簡介》，《播種希望，耕耘幸福：2014 年度教師
表揚大會暨第六屆“沈慕羽教師獎”頒獎典禮特刊》，加影：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2014，頁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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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孤詣與師者用心，直至九十年代初期的退休前夕，始終沒能遇上有意鑽研科技

史的後進弟子。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馬來西亞教育界或學術界仍未形成讀碩

攻博的普遍風氣，有幸獲得洪氏提攜指導的碩博研究生屈指可數，先後完成碩博

學位論文者僅有五人，即林水檺、陳徽治、許文榮、潘碧華、孫彥莊，卻也未見

科技史研究的論題。詳見以下表四。洪氏學識淵博，師者風範，其於中國科技史

研究的征途，始終孤軍奮戰，滿園桃李而未能成蹊，確為本國學術發展的憾事。

表四：洪天賜教授碩博學生覽表 30

序 年份 學生 學位 論文題目

1 1989 林水檺 博士 劉禹錫：唐代文人及其作品

2 1989 陳徽治 博士 七十年代出土竹簡帛書古體字研究

3 1992 許文榮 碩士 《列子》哲學研究

4 1993 潘碧華 碩士 從《老子》《莊子》看道家的文學觀

5 1993 孫彥莊 碩士 馬來西亞的現代戲劇：其發展與代表劇作家

馬來西亞的治學環境艱辛，資源不足，知音難尋，不僅中國科技史研究如此，漢

學研究的情況亦如此，倘若研究者坐此困境，未能應對挑戰，恐怕難以開創一片

學術天地。與洪氏同時期在馬大中文系執教的鄭良樹教授，即是不願意受限於差

劣的學術環境，遂於 1988 年執意離開馬大，赴往香港中文大學執教，其後終於

憑著自己對學術的堅持與毅力，在香港、台灣學界大放異彩，對中國學界也有深

刻影響。31 鄭氏曾撰《大馬漢學研究的環境》一文，敘述身為一名馬來西亞漢學

研究者的困境與孤單，包括面臨資料匱乏、官方限制、制度偏差、學術通訊、同

道切磋、研究基金等問題。32 事隔五年後，鄭氏在一項訪談中指出，馬來西亞的

漢學研究與圖書典藏，隨著其他五所大專中文系的開辦，情況看似略有改善，但

整體進度太慢，無法趕上國際節奏；鄭氏曾有在本國擬設一個“漢學研究所 / 中

心”的構想，無奈自己孤掌難鳴，同道們又分散各地，無法聚成力量，始終未能

成事。33 鄭氏也感嘆一些初入漢學研究門檻的研究人員，未能克服困境與孤獨，

30 本表資料主要引據《馬來亞大學中文系五十週年紀念特刊：圖史資料彙編》，頁 70-80。
31 詳見《擁逾三十本學術著作 • 鄭良樹獲南方人文精神獎》，《星洲日報 • 大柔佛》2010 年 9 月 26 日版。
32 鄭良樹：《大馬漢學研究的環境》，《人文雜誌》第 4 期（2000 年 7 月），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頁

8-10。
33 葉金輝整理：《國學、漢學與中文系的困境與反思——鄭良樹教授訪談錄》，《南方學院華人族群與文化
研究所學術單刊》第九種，士姑來：南方學院出版社，2006，頁 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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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碩博學位論文後就急於“轉向”其他領域，這樣就前功盡棄了。鄭氏因此

贈以“學術成就的建立，完全在乎個人終身的努力和奮鬥，不是學位的取得”34 

之語，勉勵漢學同道繼續努力。此外，同樣是由鄭氏倡議主辦的“馬來西亞漢學

研討會”，幾經艱辛而撐至第十一屆，至今又因未有大專中文系問津而連續停辦

兩年。這些無可奈何的事例，一再凸顯本國漢學研究“先天不足”與“後天失

調”的難處，長期坐困於資源短缺、經費無援與人員匱乏，欲振無力。

 洪氏的馬大學術生涯，主要是在二十世紀的七八十年代，當時正是處於上

述艱辛環境的背景下，在開拓與領軍中文系之際，卻又時時刻刻面臨突如其來的

政治干預。例如，馬大當局於 1987 年限制“非中文系學生”只能修讀以馬來文

為媒介語的中文系選修科目，洪氏無法認同這種限制學生自由學習的做法，憤

而辭職，堅決抗議，以維護中文在大學校園的使用權；兩年後，馬大當局改弦易

轍，撤銷限制，同時召回洪氏繼續擔任系主任。35 此前何丙郁在擔任馬大中文系

主任的六十年代，也多次經歷族群鬥爭陰影下的政治衝擊，包括中文系與歷史系

的“版圖之爭”、中文系的“存亡之鬥”等，凡事皆須兼顧其他族群利益，戰戰

兢兢，如履薄冰。36 洪氏秉持著業師的學術使命，維護著俎上魚肉的中文系，研

究著人們似懂非懂的中國科技史，堅守著冷板凳般的漢學研究，始終扮演開拓者

和領軍人物的角色。洪氏博學謙和，助人為樂，且不為五斗米折腰，展現了知識

份子應有的風骨、氣節和大無畏精神，使人肅然敬仰。相較於當前一些假借行政

職務之便而謀權營私的學術主管，壟斷資源，壓抑同仁，真可謂上庠碩鼠，如果

他們聽聞洪氏的君子德行，豈能不為之汗顏羞愧。

 鄭良樹與洪氏學術相知，君子之交卅餘載。2006 年適值洪氏七秩華誕之慶，

鄭氏揮筆題贈“厚德載道”四字以賀，其詞曰：

余與天賜兄訂交於七〇次年，余來馬大任職，即與天賜兄同事矣。
三十餘年來，余轉職多處，天賜兄退休後，亦遠赴澳洲就任，其後又轉任
拉大系主任。一生汲汲於行政，功在學界。今七十大壽矣。謹題四字，以
為賀。並祝身體健康，闔府納福。37

所謂君子謙謙，厚德載道。鄭氏賀詞最足以說明洪氏最高尚的道德涵養，積極推

34 葉金輝整理：《國學、漢學與中文系的困境與反思——鄭良樹教授訪談錄》，頁 31。
35 詳見《大專中文系的開拓者和領軍人物——洪天賜教授簡介》，頁 12-13。所謂的“非中文系學生”，
許多乃是馬大文學院其他科系的華裔學生，中文基礎較好，歷來皆修讀以中文為媒介語的中文系選修
科目，馬大當局的限制禁令，無疑是剝奪了他們在大專院校學習中文的基本權益。

36 何丙郁：《學思歷程的回憶：科學、人文、李約瑟》，頁 57-82。
37 馬大中文系畢業生協會將鄭氏賀詞全文用作《洪天賜教授七秩華誕紀念論文集》之封面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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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本國中文系的發展，開拓漢學研究領域，竭誠盡職，功成不居。2016 年洪氏

八十華誕之際，洪氏晚年的最高齡弟子徐持慶與馬來西亞漢學研究會創會會長余

曆雄，兩度登門拜訪，徵求洪氏俯允授權彙整論著，出版《洪天賜學術文集》，

以饗國內外學界同仁；但是，洪氏退休後安於清淨淡泊，認為學術日新，不必以

往昔的論著為念，而且如今科技精進，有志於斯者必能索得其文，無需勞師動眾

出版成冊，徒爭虛名。洪氏虛懷若谷，其心境已在“從心所欲，不踰矩”38 之上，

善長高壽，不為喜憂，是為馬來西亞漢學界提供一個可資借鑒、學習的學人典

範。

結語

 所謂“時運交移，質文代變”。39 時代環境的變化對一代學術風氣的形成，確

有深遠的影響。洪天賜乃馬來西亞漢學發展的第二代傳人，作為承上（第一代）

啟下（第三代）的中流砥柱人物，其自身長期堅守馬大中文系本位，又秉持“面

向西方”傳播與評介中國科技史的努力與成果，無疑具有最關鍵的作用。鄭良樹

以“厚德載道”四字評價洪氏的學術與品格，可謂公允中肯；洪氏獲頒“第六屆

沈慕羽教師獎”，表揚其師者品德、學術成就、人文涵養與行政貢獻，可謂實至

名歸。學術傳承應有其人，學者成就不應止於其身，尤其作為冷門艱苦的漢學研

究，這種學術信念與堅持更顯其重要性。洪氏秉承業師的學術使命，積極推動開

拓馬來西亞漢學研究的發展，個人成果斐然，享譽國際學界，完善了“天賜”的

時代任務，然其終究難以跳脫本國的時代局限與後繼無人的困境。曾經洪母從井

底救起的著宇為“天賜”，後來實為馬來西亞漢學領域的“天賜”，但是，今日本

國漢學研究的大環境裏可還有“天賜”嗎？抑或我們仍在靜待另一個“天賜”的

到來？這樣的提問是要喚起更多有識之士的關注，對漢學研究繼續耕耘、傳承與

創新，以在下一代的漢學研究者中，百年千里，樹木樹人。

38 程樹德：《論語集釋 • 為政》，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 76。
39 [南朝梁 ]劉勰著、范文瀾註：《文心雕龍註 • 時序》，香港：商務印書館，1960，頁 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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